
有心的石頭
     一九八三年六月於多倫多

    每次禪七結束的時候，主七和尚都說同樣的話：「禪七結束了，但並不是修行的終止；而是修行的開
始，你們回去要繼續修行……」這些話，我從第一次參加禪七後，一直沒有忘記它，普賢行願品說：「……諸供
養中，法供養最，所謂如說修行供養，不捨菩薩業供養，不離菩薩心供養……」但事實上，當我們回到五欲繽
紛的十字街頭，禪七期間的心境，能支持多少時間呢？這實在是一個更大的考驗。

從去年底禪七的結束，到這禪七的開始，僅相距五個月的時間，而我維持禪七的情況，也僅能續四個
月。其中一些助緣，是促成我續的因素。在第一個月，我是和母親在一起，她是個不愛說話的人，雖然我和
她一別七年，而我從北美洲回到澳門，和她相聚的時間，只有一個月，她仍然沒有很多的說話。每天吃飯時
一起吃，其他的時間，她看一會電視，又休息一會。因此白天的時間，我也打坐去，晚上睡的時間，自然不
需要很多。有一天她對我說：「你們各兄弟姊妹的事，我那裡管得許多，我自己也自顧不暇哩！」這本是很
平淡的幾句話，在當時給我的感想很多……每一個家庭，都有一本難念的經，特別是佛教大家庭的一本，自然
更不容易念……難得她能

在第二個月到第四個月，我回到加拿大後，因為受到皈依師父的吩咐，代她把一部佛經的錄音帶轉錄，
所以整整忙了三個月，每天除了上班和工作外，便端坐錄音。卅年前的法音，現在又經歷到耳根，送到心田
去下種，自然有一番提起一番新的覺受，故此身心也不覺得疲倦。

可是到了第五個月，錄音的事暫告一個段落，日間的工作，因多年來受到世界的不景氣影響，多方面的
困擾，已呈現白熱化，自己很清楚地……忍受外來種種壓力，工作方面雖然很清閒，但精神反而負擔很重。睡
眠時神志昏昧，早晚靜坐時的雜念很多，而禪七的日期，已經日挨日近了。

禪七開始的晚上，主七和尚說：「這次禪七參加的人數，是他在美國主辦禪七以來最多的一次，同時感
到很滿意……」在二十四人之中，只有三位是第一次參加他的禪七，而主要是美國的禪侶，佔了十八位，參加
者大部分是年青精進的小伙子。在第二天的清晨，和尚說：「一日之計在於晨，一生最寶貴的時間，在於年
青的時候。你們現在年富力強，正好用功。歷史上有成就的祖師，他們開悟的時間，都是年青的年歲。中年
以後才開悟的很少，近代只有一位虛雲老和尚，是五十多歲才開悟的，所以你們要很珍惜這寶貴的時間去用
功。」在同日的晚上，大眾便請和尚用比較緊迫的方法，來進行這次禪七，因此這次的禪七，在時間安排和
方法上，和以前經歷的便有不同。第一是坐香的時間延長，同時減少運動的次數，使坐的時間更緊接。第二
是沒有次第小參的安排，只看個別需求而進行。第三是工作後，繼續經行和打坐，不致時間空過。第四是大
靜後仍然繼續打坐，減少睡眠時間，這種氣氛和情況，一直進行到禪七的結束，和尚在結七的清晨說：「這
次禪七，雖然沒有特別的成果，但我仍和開始時說的話一樣，感到很滿意……年紀大的人，是應該多參加禪
七，因為禪七能緞練出更好的體魄，有好的體力，才能 ……」當時我感到這是事實，自從第一
次參加禪七後，身體也日趨於康健，在這次過程是這麼緊湊的進行，自始至終也沒有感到疲倦。

這次禪七在我感受最深的，要算是晚上開示；菩提達摩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主七和尚沒有每句去
解釋，只是略說每段的大意。在全篇文字，可以分成兩大段；第一段是理入，第二段是行入。在理入方面的
一段，文字很少，簡單的說，只有藉教悟宗。而所用的方法，是凝住壁觀，堅住不移。意思是說用一種方
法，貫徹始終。譬

……在歷史上禪宗的祖師，由藉教明心的並不多，六祖慧能大師是其
中的一位，他是由聽金剛經開悟的，近代的太虛大師，也是因閱般若經而得開悟……」接著又慈悲為我們解.

說靜坐、數息和參禪不同的地方。前者是參禪的前方便，使注意力未能集中的人收攝散亂的心，因為在數息
靜坐時，自己可以清楚有沒有雜念。如果一下手便參禪，自己的妄念不容易發覺的，身心便不易統一，疑團
就算產生，也不會有力，這樣的效果，反不如先由數息靜坐入手，再次第參禪去。

當時我在聽法，卻未能做到隨聞入觀，反生起許多分別心，六祖和太虛，雖然同樣是從教理入，但境界
上有著很大的距離。六祖開悟時說：「何期自性本來清淨，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
性能生萬法！」而太虛開悟後自己的記錄說：「…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靈光湛湛……歷好多日，身
心猶在輕清安悅中……」當我想到他們不同的境界，心中立刻警覺起來，這些知識上的習氣，現在又來障礙



我，專心聽法吧！和尚只是舉個例子，沒有人要你去分別哩！
第二段是行入，也是題目所說的四行，理入是上根猛智的人才辦得到，歷史上成功的也可以數得出來，

而行入是一般修行人能做得到的。文中分四節來解釋；第一是報Ö行：修行人在受苦的時候，由深信因果道
理，所以能甘心忍受，這是重於苦境方面來說。但如果忍力不足

我聽到這裡，心中如飲了甘露，苦樂不動，於世無求，這樣自然一切無礙，多年來我的心不能放下，因
為自知不是根器猛利的人，故此閱藏經年，仍不能藉教明心。沒有明理的修行，或稱法性的修行，就如盲人
走路一樣危險。所以寄望能有緣遇到一位有眼睛的人指引。而平日就緣於聖言量去修習，在心眼打開的一
日，才能

行入第四節是稱法行：這裡的法是指法性，是離對待的真理。維摩經說：「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法無
有我，離我垢故。」修行人由用功而明白和深信這道理，於是接著廣行六度，而在六度上不住不著。金剛經
說得很清楚，如布施時，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也是一樣。無我
相是沒有能布施的我，無人相是沒有受我布施的人，無眾生相是沒有布施的事物，無壽者相是沒有布施的時
間。在能所，空間，時間都不存在的情況下，熾然地行布施，是稱法的布施，絕待的布施。修行人所以要這
樣做，也就是為了去除無始堅固難拔，深厚的煩惱和業力。不但自己這樣做，同時亦教導他人這樣做，直至
與一切眾生，同成佛道而後已。稱法行和理入不同的地方；後者是由修行而見道，前者不用修行而能見道。
小乘的見道是開慧眼，位在初果，斷除見惑，故此預入聖流。如果不修行，再受七番生死，便證到羅漢果
位；若精進修行，即生也可以證四果。在大乘禪宗的見道；是開佛眼，悟同佛心，但是由於開悟淺深不同，
所以有退心和不退心的。歷史上稱禪宗悟後不退的，例如六祖，馬祖，仰山，大慧等是。所以開悟後，是決
定要繼續修行。如果執著見性就是成佛，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不用再修行，這樣就是被誤會禪宗所
害。接著又說：「我出家是為稱法行六度而出家的。」意思是說他雖行六度，但心無所行，但立刻就有人質
問說：「你出家時年歲還小，如何能明白是稱法行哩！」和尚說：「這是慢慢地培養出來的。」我想和尚指
的出家是服役後的出家，那時已經歷盡滄桑，鍊成不朽的意志。

在這一節稱法行的內容，多少涉及許多教理上的名相，我的分別心又油然生起。在通途來說，小乘自見
道乃至證四果，都是偏於理性的一面，只証我空。所以說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因此
羅漢只得慧眼。在大乘的見道，是遍見一切法的理性，因此發菩提心，不共小乘。利根的亦可能見同於佛，
但修養和德行都未臻至善。在別教地前的住行向位次，是要經歷一大阿僧祇劫的時間，仍然是見道位，所以
只得法眼。唯有佛才究竟得佛眼，在天台用六即來說出次第，使人知道六而常即，不致輕視己靈，又知道即
而常六，亦不敢自滿而繼續努力。各宗說明位次安立是不同，他們都各別有經論的根據，在禪宗是標榜不依
經教文字，橫說豎說，能

我在這次禪七的過程中，保持著平日的注意力，相當清楚，雜念很多，同時又用不上力。大靜後並沒有
繼續打坐，因為那是習慣上的休息時間。我睡眠不需要很長時間，一覺醒來，便和平日在家裡一樣，在睡處
打坐，這樣不致干擾到任何人。這次禪七，受他人干擾程度上比過去減少許多，在第二天的下午，我請求小
參，告訴和尚，我很清楚雜念的生起，也清楚從雜念中回到方法上。和尚說：「不怕妄起，最怕覺遲，要是
沒有雜念，也就入定去了。」第三天的晚上，精進的禪侶休息的時間，便被鼻鼾音聲驚醒，看看時計，是凌
晨二時，於是便起來打坐。坐穩不多時，便聽到打板聲，這一坐算是禪七中最快的一枝香。第四天下午，和
尚喚我到房間去，問我說：「你坐得很穩定，不知你現在功夫上怎樣？」我說：「工夫上仍然未得力，坐得
怎樣，我可不知道，那也許是習慣。」在最後兩天，我每坐都不斷用力，但仍不能奈雜念的何，始終沒有足



這次禪七期間，產生過一念的退心，那是在最不得力的時候，但立刻回想到過去學佛的決心不堅定，空
過了幾十寒暑，今日期待得和尚，在方法上能有力地驅策自己用功；要是再不把握這個難得的時光，這一生
也就真的完了。古德說：百劫千生始為人，只是前世種來因，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

解七後幾位資深的禪侶，都說很高興和我一起打坐，說我坐得安穩像盤石一樣，這使我心中萬分的慚
愧，吶吶地回答：「那不過是拖著磨跑的牛吧！身體在用功，但心念不能集中哩！石頭應該是無心的，但我
卻是有心的石頭。」


